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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正忙着，烤串的香
味在车流人流间飘散着。

他一身城管服，走上前
客客气气地说：“您不能把
摊摆这里，不仅把路堵了，
还很不安全。”老人的摊位
就摆在十字路口的拐角处，
人来车往，确实既阻碍交通
又有安全隐患。老人是面
朝人行道营业的，身后就是
人流车流。

老人毫不买账，头都没
抬一下，说：“我就摆了，你
能怎么着！”

正说话时，一辆急速驶
过的外卖车，为了躲避另一
个方向骑来的自行车，差点
就撞上老人，还好他眼疾手
快，将老人往边上拉了一
把，才躲开了危险。

老人还是不领情，反而
说：“你别管我，撞死我也活
该。”

“你……”他恼火地还
想要理论，又停住了。“文明
执法”四个字在脑海里不停
闪现，他不再说什么，只能
离开。

回到办公室，他对着老
吴叫了声“师父”。老吴拿
过所里好多年的“优秀个
人”奖。刚进城管所时就是
老吴带的他，所以他一直叫
老吴“师父”，一是尊敬，二
是敬佩。老吴的左脚有点
瘸，但总不说原因。老吴常
教导他，要把自己当作被执
法人中的一员，想他们所
想，为他们所想，工作自然
就能干好。

他把今天的遭遇跟老
吴抱怨了一通。老吴笑了，

说：“你不觉得老人挑的地
方很好吗？”

他说：“好是好，但也不
能这样乱摆摊啊，真不安
全。刚才就差点被撞了。”

老吴说：“难道老人不
知道不安全吗？我觉得你
不如帮老人再找个更好的
地方吧，不然他是不会搬走
的。”

他说：“我还要去给他
找个地方？”老吴点头说
是。他看着老吴坚定的表
情，把想说的话生生咽了下
去，勉强同意了。

几天后，他还真给老人
找了一处不错的地方。他故
意没穿工作服，去找老人了。

老人还是在忙着，还是
没抬头看他一眼。还没听
他把话说完，老人就说：“不
去。”

他真的很恼火，只能垂
头丧气地又回去找老吴，
说：“师父，我是真没办法
了，老人家油盐不进啊！”

老吴看了他一眼，说：
“真的没有办法了？”

他 无 奈 地 说 ：“ 没 有
了。”

几天后，老吴给他打电
话，说：“你跟我去一个地
方。”他跟着老吴又来到老
人的摊位前。老人竟没有
营业，已经收拾好了东西，
似乎在那里等他们。

老吴对他说：“你带我
们去你找的那个不错的地
方吧。”

他愣了愣，说：“好。”
事后，他问老吴：“师

父，你是怎么说动老人的？”

老吴说：“你以为老人
真不怕危险？你没注意到
他原来那个路口不远处有
个小学吗？他是要等放学
的孙女。他的老伴早没了，
儿子儿媳前几年出车祸也
没了。我给他申请了一个
公益志愿者机构，每天都会
有人接他孙女放学，我还跟
他讲，要好好保全自己，要
是他也出了问题，以后孙女
谁来管？所以他马上就同
意了。”

老吴又说起了自己年
轻时的一件事情，也是一次
执法工作中，他遇到了一个
不 听 劝 随 意 摆 摊 的 年 轻
人。那时老吴血气方刚，从
苦劝到争执，最后两人都撸
起了袖子。谁知道，毫不示
弱的年轻人情急之下，把面
前的油锅直接往老吴身上
推了过去，哪怕老吴年轻动
作快，那一锅热油还是把他
的左脚烫伤了，老吴自此便
落下了残疾。年轻人也因
此被判了刑。可老吴后来
才知道，年轻人家里经济状
况本来就不好，事发不久前
父亲又刚被查出癌症，需要
一大笔钱治疗，年轻人正悲
伤得无处发泄……可就算
老吴表示谅解年轻人，也无
法改变最终判罚的结果。
对此，老吴唏嘘不已。

老吴说：“我们做执法
者的，不仅要让老百姓理
解，也要理解老百姓，真正
帮着他们解决问题，明白
吗？”

他不无惭愧地低下了
头，说：“我明白了。”

二十年后，再见到杜云海，钱
晓薇还是很不争气，心跳加快，
眼睛止不住地忽闪忽闪，拿手机
的手都微微有些抖。

杜云海在学校正门等她。
这么多年，他好像就没变过，

衣服干净，眼睛也干净，最主要
是说话的俏皮劲，少年时多大，
现在还多大。真是归来仍少年
啊。

钱晓薇在心里一声叹息。想
到自己刚才在洗手间慌乱往脸上
扑粉，她不免有些颓唐，愈发觉
得塞进裤子里的衬衣太紧了，让
她感觉自己像是一只被衬衣裹住
的粽子。

杜云海说话了：“你胖了一点
点啊，但是你胖点更好看。”

杜云海这个人，一直是这样，
说的话实在又好听，具体又真
诚。

钱晓薇听了，结结实实地开
心起来，捂住嘴不停笑。

“哪里胖一点点啊，我现在都
是钱晓薇XXL版了。”

“哈哈哈，应该是豆豆 XXL
版。”

豆豆，是杜云海给钱晓薇取
的外号，读大学时，她一脸痘痘。

钱晓薇大学毕业后就去当地
的职业高中教书了，M城成了她
的第二故乡。

杜云海毕业后回了老家，自
己开了间游戏公司，上班的时候
管理员工，下班的时候在公司玩
游戏。虽然公司上不了市，但在
当地请人吃饭他能请到五六个局
长捧场，也算是有点规模的。

钱晓薇当老师后，谈过几场
恋爱，但是无论怎么谈恋爱，她
总会梦到杜云海——梦里有着无
边无际的大海，然后会有一艘
船，杜云海就在船里。有时，他
和别人跳舞；有时，他过来和她
打招呼，然后很快转身就走了；
还有一次，他和其他人一起捉弄
她、嘲笑她。钱晓薇直接就哭醒
了。

这样的梦，二十年来，总有一
百多个吧。以至于到后面，船都
升级成游艇了。

钱晓薇梦里也见过杜云海从
校门口的小树林钻出来，眼睛比
阳光还要闪亮，他亲切地看着钱
晓薇，说：“你真好看。”此时，她
正在像这个梦一样的现实里——
阳光还是照在校门口，小树林变
成开满M城的羊蹄甲，草地上有
零星的紫色花瓣，杜云海的眼神
依然如阳光一样闪亮，但钱晓薇
的脸上已没有一颗痘痘了。

钱晓薇偷偷地把蓝格子衬衣
从裤子里扯了出来，终于松了口
气。她问：“杜云海，你经常坐船
吗？”

“我不坐船，我只坐班。”
“切，你这个资本家，坐哪门

子班。”
“豆豆，瞧你说的，我们公司

新开发的游戏就叫‘鲁班移山’，
所以我说‘坐班’的意思就是游
戏打卡，哈哈哈……”

虽然杜云海不坐船的回答让
钱晓薇有些怅然，但和杜云海一
说话，她便感觉立刻又穿越到二
十年前，两人回到了轻松抛梗模
式，你抛一个梗我接住，我又抛
回一个你接住。

但不知怎的，杜云海突然聊
起了孩子：“晓薇，你儿子报了几
个兴趣班啊？”

“两个。”
“才两个啊。我女儿五个！

中考前，我要陪她一起做政治
题。她妈妈天天看新闻联播，还
帮她做笔记。每周我还要和她一
起去打网球……”

钱晓薇有些愣神，本来有些
软塌的腰也不由得直了起来：

“虽然我们只有两个，但是，我们
学校内部开设了很多课外辅导
……”她想，我当妈也是很认真
的。

杜云海是来M城出差的，两
天后就要回去。他说先见个面，
一会他还要去开会，想请钱晓薇
晚上一起吃个饭。他很快给她发
了酒店地址，让她下班后过来，
说酒店楼下有家湘菜馆，有她最
爱的干锅黄骨鱼。

钱晓薇很快联想到了一条金
灿灿的鱼尾裙。买回来她只穿过
一次，是在儿子中考前的动员大
会上，为了儿子能金榜题名。她
在想，要不要晚上换上？

整个下午，钱晓薇什么事都
不干了，她把酒店地址先百度，
再高德，反复规划着路线：驾车
十六分钟，地铁三十分钟，走路
两小时三十六分钟。她突然发
现，百度和高德为什么都没有水
路——如果驾船去，要花多少时
间呢？手机时代，很多复杂问题
简单化了，但很多简单问题又复
杂化了。

最后，钱晓薇回了趟家，她
从柜子里翻出一个盒子，里面装
满了大学时她在红豆文学社当
主编时编印的册子。有一本册
子里有杜云海发表过的一首诗：
《船》——给豆豆/南国有风/吹遍
海边的栏杆/一只白鹭，在梦里/
打湿了翅膀/黎明长满了雾/树林
也是海/你像一艘开往未来的船/
从我面前驶过……

钱晓薇拍了张册子封面，发
了一条朋友圈，配了八个字：南国
有船，心如大海。她屏蔽了所有
人，只有杜云海可以看到。但没
人给她点赞，稍晚的时候，杜云海
在微信里给她留言：“豆豆，实在
抱歉。我女儿非要我今晚赶回
去，我来不及请你吃饭了。下次，
下次我专门来陪你吃黄骨鱼。”

钱晓薇过了几小时才回复：
“不，要吃黄骨鱼XXL版。”

“哈哈哈，好，就听豆豆XXL
版的。”杜云海很快就回复了。

杜云海灿烂的笑脸又在钱晓
薇眼前浮现，他笑起来是真的好
看。钱晓薇想起她发的那条朋友
圈，原本的文案里其实还有八个
字：黑夜有你，笑若星辰。

她暗自庆幸，还好删了。

正月十七，韩小春肩背硕大的
行李包，手拿一只装着生活杂品的
塑料桶，又赶着要往上海打工去。

从村里出发，要先绕着山路
走过几道山坡，到通往县城火车
站的公路口等过往班车，搭班车
去到火车站再转乘火车。母亲坚
持要送他出门，非要帮他提着那
只塑料桶。母亲说：“小春呀，你
外出打工，难得回家一次，妈想多
陪陪你。”小春不好拒绝，只好放
慢脚步在前面走，母亲紧跟其后。

母亲身体虚弱，步履维艰，显
然跟不上他的步伐。小春一边
走，一边回头看母亲两腿像灌满
铅似的慢慢走着，心里一阵痛。

母亲的身体已不再像以前那
样健康了。但她仍坚持要留守在
家，耕种着自家的四五亩责任田，
每年还要种双季稻。母亲那双粗
糙的手，就像是经历过无数风霜
的老树皮，每一条皱纹都在讲述
着劳动的艰辛。初十那天，母亲
还哮喘病发作，小春把她送到镇
上卫生院住院治疗了五天，病情
才好转，这才刚出院，他又不得
不离开家。因为留在上海未能
回家过春节的媳妇丽霞早在正
月初八就打电话来说：“接打工
的工厂通知，要求员工正月十五
前回厂上班。逾期未返厂，要按
除名处理。”他这已经申请延迟两
天回去了。

母亲突然开口道：“下次回
家，记得带小刚回来，我好久没见
他了。”

小刚是小春的儿子，他们几
年前就把儿子带到了上海，今年春
节后就要准备找间小学报名，让小
刚上一年级了。本来他们今年春
节是打算一家三口都回老家过年
的，但媳妇说想省点钱留着给儿子
交学费——外地人在上海当地学
校读书，是要花不少钱的——所以
他就一个人回来看母亲了。

小春和母亲好不容易走到了
公路口，在路边停下来等车。忽见
邻居韩勇开着一辆小皮卡车，带着
妻子淑华，从坡上下来。皮卡车厢

里放着白花花的鲜猪肉。韩勇见
到小春，停下车打招呼：“小春哥，
你这是返厂去呀。”

小春点点头：“你车上的猪肉
往哪送呀？”韩勇和淑华原来曾和
韩小春他们一起在上海打工。

“这是我的养殖场饲养的生
猪，屠宰后卖鲜猪肉给县城的超
市。赶时间，先走啦。你一路顺
风。”韩勇说着，已开着车走了。

小春的母亲接过话说：“那
年，韩勇的父亲中了风，韩勇和淑
华就从上海回来了。现在他爸生
活已能自理，但韩勇他俩也没再
出去打工，他们在村里办了个养
殖场，饲养生猪，猪场的生意听说
还很好。”母亲眼神中似乎有些羡
慕。

这些情况小春其实早就知
道，春节期间他还专门去找韩勇
聊天，听到不少新鲜词，比如“生
态农业”“产业振兴”“技术农民”

“创业贷款”等，韩勇当时就怂恿
小春留在家里搞农村产业项目开
发，说还能享受“政策补贴”。为
此他想了好久。

“师傅，这趟车载客已满，要
不请搭下一趟车吧。”一辆路过的
班车靠路边停下，一位姑娘推开
车窗朝韩小春说。

小春见母亲似乎松了口气。
他转过身，看着母亲，母亲故意不
看他，只望着远处车开过来的方
向。一会儿，又一辆班车开了过
来，母亲把塑料桶塞到小春手中，
说：“车来了，快上车吧。”车在他
们面前停下那一刻，小春明显看
到母亲的泪水夺眶而出。

班车车门打开，韩小春背上
硕大的行李包，手拿一只塑料桶，
一脚踏上了车，又停了下来。他
忽地退了下来，跟司机说了声：

“不好意思，不坐了。”
“咋了，小春？”母亲一愣。
“妈，我先不去上海了。我打电

话和丽霞商量一下，我想自己在家
贷款创业。”韩小春对母亲说。

母亲笑了，笑得像山坡上刚
盛放的迎春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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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了下来，小区的路灯似乎怕
打扰入睡的人们，也低调地昏
暗下来。

但阿十和妻子柔香躺在床
上，辗转反侧，谁也睡不着。

柔香在想怎么跟老公说，
昨天接到了单位人事科通知，
她 提 前 退 休 的 申 请 已 经 批 下
来 了 。 她 计 划 好 了 ，退 休 后 ，
就一刻也不离开老公身边，天
天在家照顾他，还要陪他去没
去 过 的 地 方 到 处 走 走 。 她 一
直 想 这 么 做 了 ，只 是 没 时 间 。
如果退休了，时间就可以自由
支配了。

阿十则在想该怎么对妻子
说：他用家里仅有的几十万元
积蓄，在城东买了套电梯房，昨
天刚下了定金，一周后需要妻
子跟他一起去办手续。他之前
没和妻子商量，但也不是一时
冲动。他知道自己已是癌症晚
期，这钱妻子一直不让他动，说
要带他去北京找最好的医生。
但他并不想再治病了，医生说
如果他的 CT 值一直是阳性的
话，可能要一辈子吃药来控制，
但 仍 随 时 有 转 移 或 复 发 的 可
能。他并不是怕吃药，也不是
怕每次化疗后满身鸡皮疙瘩似
的湿疹令他奇痒难忍，他只是
不想再拖累妻子了。

这些年一直有一种自责的
情绪挥之不去，直到他买下了
那 套 房 子 ，心 里 才 平 静 了 下
来。他想起当初妻子不顾家人
反对，放弃城里富裕的生活，跟

他裸婚，嫁到这小县城里。婚
后妻子里外一把好手，省吃俭
用，供完房子、车子，又供儿子
读完了大学。两人安稳日子没
过多久，他却一时头脑发热，搞
了一段婚外情，害得妻子痛苦
不堪。他们夫妻本来已打算离
婚 了 ，但 他 突 然 查 出 患 了 癌
症。外面那个女人知道他得了
这个病，竟一声不吭就不知去
向了。妻子却不计前嫌，一直
守在他身边，日夜地照顾他，陪
他去医院到处求诊。

望着昏暗的天花板，阿十
眼前晃动着妻子每天早晨踩着
晨雾出门上班、夜晚又披着月
色下班回家的样子，想起她请
假陪他做手术，第二天又赶回
去上班时一脸苍白的样子，想
着她年末领回一叠荣誉证书与
年 终 奖 时 ，满 脸 春 风 的 样 子
……她才刚 50 出头，头发竟全
白了，皱纹也早就爬满了额头，
那瘦小的身躯一定承担着超负
荷的压力吧。

不能再拖累她了。阿十心
里想着。他算过了，如果把现
在这套步梯老房子卖掉，还掉
新房的尾款不成问题，还会有
盈 余 ，足 以 让 妻 子 安 享 晚 年
了。这样，他也可以安心地离
开了。

他正胡思乱想时，突然听
见妻子柔声问道：“老公，你也
睡不着吗？”

“嗯。”他想了想，又说，“我
有一件重要的事想对你说。”

“我也有一件重要的事想

对你说。”
“那你先说吧。”
妻子侧过身来对着他，说：

“我提前退休的申请已经批下
来了。”

“你要提前退休？”
“是。我听说广西有一个

长寿村，很多癌症病人在那里
住上一段时间就康复了。我退
休后，咱俩就去，我的退休金加
上家里的那些积蓄，够我们在
那边安心住上好一阵子了。”

他愣住了，半晌才说：“你
太傻了。如果癌症病人吃了那
里的食物，喝了那里的水，就能
康复的话，肿瘤医院早就关门
了 ，肿 瘤 科 的 医 生 早 就 失 业
了。这你也相信？”

“不管有没有用都要试一
试。只要有一线希望，就不要
放弃。”

“你跟了我三十年，大事小
事都跟我商量。这事你为什么
要瞒着我？”

听 出 阿 十 语 气 中 有 些 生
气，柔香将头轻轻地靠在丈夫
的肩上，嘴对着丈夫的耳朵，降
低音量说：“我不瞒着你，你会
同意吗？”

阿十叹了口气，他伸手轻
轻 地 将 妻 子 搂 进 怀 里 ，眼 睛
有 些 湿 润 了 。 他 说 ：“ 你 不 是
说 ，今 年 年 底 你 就 够 条 件 升
正 高 了 么 ？ 这 是 你 多 年 的 心
愿 啊 ，你 那 么 努 力 工 作 ，为 什
么 不 再 坚 持 一 年 啊 。 而 且 提
前 退 休 会 少 很 多 工 资 的 ，你
应 该 为 退 休 后 的 生 活 质 量 多

想想啊。”
柔 香 将 头 埋 进 阿 十 的 胸

口，说：“如果没有你的陪伴，吃
什么，用什么，所有的名利又有
什么意义？钱多钱少有什么关
系，反正我们还有一点积蓄，够
用了。”

阿十又叹了口气，他拨开
妻子额前的头发，说：“这就是
我要跟你说的重要事情——我
用我们的积蓄在城东花园买了
一套电梯房。”

“ 啊 ？！”妻 子 猛 地 抬 起 头
来，盯着阿十，说：“这么大件
事，你咋不和我商量？你后续
治疗还要花很多钱啊。”

“我决定放弃治疗。不想
拖累你。”

“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
柔香也有些生气了，“去年做十
几个小时的手术，你都熬过来
了；手术前后 14 次化疗，每次
化疗后，那生不如死的化疗反
应，你都挺过来了。现在你说
要放弃？！”柔香说到这里，心
疼地伸手摸阿十肚子上突起的
伤疤，看着丈夫因化疗后一夜
脱光头发的样子，她的眼泪滑
到了耳际。

阿十感觉到她的泪水已经
打湿了自己的衣服，顿时也觉
得有一股酸味涌上鼻头。他将
满眶的泪水咽进肚里，轻声说：

“是我对不起你。自从我确诊
后，你每天下班回来，又要照顾
我，又要承担所有的家务……
看着你越来越瘦，我的心像刀
割一样疼。你叫我怎么能够安

心养病？我很内疚。不要说一
套房，就算是送上我的命，也无
法弥补我的过错。”

柔香用手捂住他的嘴，说：
“不要这样说。照顾你是我应
该做的。家里一切有我，你什
么都不用担心，安心养病就可
以了。”

阿十缓缓移开她的手，说：
“我也想一直陪着你，但我也不
知道还能活多久……我订的那
套是电梯房，你以后年纪大了
住得也方便些。”

柔 香 已 轻 声 呜 咽 起 来 ：
“你难道不 记 得 结 婚 的 时 候 ，
你 当 着 所 有 亲 人 的 面 ，许 诺
要 陪 我 到 老 ？ 现 在 的 医 疗 水
平 发 展 得 这 么 快 ，也 许 再 坚
持 个 两 三 年 ，就 会 出 现 根 治
你 这 个 病 的 药 呢 。 你 不 应该
放弃的……”

“ 嗯 ，我 会 努 力 坚 持 的 。
但 这 房 子 就 这 么 定 了 。 还
有 ，明 天 你 去 跟 领 导 再 说 说 ，
把 提 前 退 休 的 报 告 撤 回 来 ，
你 这 么 优 秀 ，领 导 肯 定 也 不
舍 得 你 提 前 退 的 。 如 果 我 走
了 ，你 还 有 个 事 干 着 ，也 不 会
那么难过……”

柔 香 不 哭 了 ，她 翻 了 个
身，说：“不说了，你越说越难
听 。 先 睡 觉 ，明 天 把 合 同 拿
给我看。”

她 已 经 想 好 了 ，明 天 趁
丈 夫 去 医 院 做 化 疗 时 ，她 要
去 找 开 发 商 把 房 子 退 掉 。 这
事 ，她 也 决 定 不 和 丈 夫 再 商
量了。

马伯随儿子来省城生活几年
了，心里还老惦几间祖屋和几亩
地。眼下孙子已上学，他又想回
家了，无奈儿子一再挽留，说老爸
老妈辛苦半辈子，该享福了，这儿
就是你的家，还回村子干什么？

可马伯还是决定要回家，谁
也拦不住。他想好了，要回村里
做点事。前几天，马伯刚在“乡亲
父老群”里得知，村里的三叔婆
在家里去世好多天才被发现，三
叔婆还不到 60岁，女儿外嫁，儿
子也在外打工，前些年老伴也走
了，所以家里就她一个人。马伯
对此感到很心痛。他想，要是发
现及时，三叔婆也不至于这样吧！

回到村里第二天，马伯就精
神奕奕地推着久违的自行车出门
了，他已给车子上好油、充足气、
换好新轮胎胆了，他打算穿街过
巷，去村里跟那些留守老人们一
一打个招呼，问声好，说以后有
困难就来找他说一声，他会尽力
帮忙的。

从此，马伯不论刮风下雨还
是酷热严寒，每天都要骑着车子
在村里巡一遍，帮助留守老人做
些力所能及的事。比如，联系村
医看病捡药，换灯泡、水龙头、煤
气瓶……看到大家都安然无恙才
回家，或下地干活去。

马伯被村里人热情地称为
“巡村马”。老伴却不以为然，她
担心马伯被累坏了，劝说他隔三
差五去看看就可以了。谁知马伯
不领情，脸一沉说：“谁知道哪天
会有事？万一呢？”停了一会，又
说：“就当是晨运吧。”

那天，马伯来到三婶家门外，
听见她家小孙子在哭，却不见三
婶往日坐在门口喂孙子的情景。
门紧闭着，他喊了几声没人应，
顿感情况不妙，立即找人破门而
入。果然，三婶因血压高晕倒在
地……马伯立即将她送医院救
治。医生说，幸亏送医及时，不
然会酿成大祸。

那晚，马伯翻出家中存折看
来看去。老伴疑惑地问：“你要
干啥？”

“有留守老人反映，村道横巷
高低不平，夜晚漆黑，容易跌
倒。我想拿点钱修路。”

“这钱是我们防老的，我看谁
敢动？”老伴斥责道。

“我动自己那份，总可以吧。”
马伯也生气了。老伴没办法，摇头
说：“你脑壳就那么大，还想戴顶大
帽子？”马伯笑笑，不跟老伴计较，
他真诚地说：“我只想带个头。”

马伯要改造村道的消息一传
出，立即得到不少乡亲的支持，
尤其一些外出工作的人，在群里
纷纷表示赞同，都要求出钱赞
助。很快，村道横巷就筹到一大
笔费用，开始搞起硬底化建设，
又安装了太阳能路灯。

但不久，马伯又翻出了存

折。老伴不满地问：“这次又要
干什么？”

马伯紧握存折，担心老伴过
来抢，他说：“我想修整几间瓦
房，可能要动一点你的份额。”

“修房干什么？我们家这房子
不是好好的吗？”老伴不解地道。

马伯温和地小声说：“我想搞
个文化中心，让留守老人儿童有
个活动的地方。”

“公家的事，你不会叫那些老
板们再捐点钱么？”这次老伴反
应挺快。

马伯赔着笑说：“你娘家祖先
冼夫人不是有‘我事三代主，唯用
一好心’的名言吗？我们就做个

‘好心’人嘛！”老伴一时语塞，她
也知道马伯认准要做的事，大水
牛也拉不回头。她越想越气，第
二天就丢下马伯，搭车去省城向
儿子告状了。

马伯说干就干。他家几间房
子位于村中心，门前还有一棵古
荔树，阴地亩余。他开始请人翻
瓦、刷墙、铺砖，换门窗，一番修
整，几间房子焕然一新，还开辟
出了电视室、图书室、娱乐室……
得知这是要为村里人办活动中
心，有“老板”乡亲被马伯感动
了，特别捐赠了一套健身器材和
儿童游乐设施，安装在古荔树
下。从此，留守老人和儿童有了
一个好去处。

连续几天暴雨，河水猛涨。
那晚，还不见雨停。马伯睡下又
起来，他实在不放心，有几户人
家住在村的低洼处，怕被水浸。
马伯冒雨赶去，借着闪电一看，
那几户人家门前已黄茫茫一片，
水已漫膝。他连忙敲门催人转移
……回来路上，却因天黑路滑摔
倒，伤了腿骨。马伯自己敷了些
药，只能在家休息。

老伴得知消息，赶回来照顾
他，埋怨马伯做好事不要命了。
马伯只是淡然一笑，心里却还在
着急村里那些老人。他想着自己
这一受伤，起码要躺两个月，谁
来走家串户呢？

马伯正焦虑之际，门外传来
脚步声，有人来探望马伯。原来
是暴雨那晚差点遇险的六叔公家
的儿子大明提着礼品来了。他告
诉马伯，他们那几户低洼处的房
屋在那天后半夜几乎都被洪水淹
没了，原来是上游山洪暴发，村前
江堤决口，“马伯，要不是您及时
相救，后果不敢想象……”大明坐
在床沿，握着马伯的手真诚道谢。

大明之前外出打工多年，做
过大老板，如今已回家创业。他
赞助过村道改造，那套活动中心
的健身器材和儿童游乐设施也是
他捐赠的。他似乎看出了马伯的
心事，说：“马伯，您就安心养
伤。我会替你去巡村的。”马伯
听了，终于露出了笑容，他这匹

“巡村马”也算后续有人了。

巡村马
□梁柏文


